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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践行““四个坚持四个坚持””
推动文学繁荣推动文学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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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以““明德明德””之精品之精品
走向中国的文艺复兴走向中国的文艺复兴

□黄力之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

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中倡导文

艺为“时”而作、为人民而作，而这样的

文艺当首推现实主义文艺；同时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社会主义文艺应弘扬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文艺为时而作的

具体内容。于是，现实主义文艺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文艺为时为民而作

上获得了有机联系。当下文学艺术领

域审美趣味以娱乐、消费为突出特征，

低俗媚俗的作品盈目充耳，这种状况的

文艺难以承担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

所赋予的“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

时代的风气”的历史重任，更难以承担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呼

唤。如何扭转当下的文艺创作状况？

如何使文艺创作与时代发展同步并成

为展扬核心价值观的精神旗帜？这个

答案其实已历史地给出，即以生活的本

来样子揭示生活本质，用社会主义发展

的真理力量激励时代和人民，而这就是

现实主义创作的文艺精神。

担弘扬核心价值观
的时代之任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4字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内核，体现着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的根本性质和基本特征，它的精

神旨归即是通过社会与个人对核心价

值观的认同创建一个平等、自由、和谐

的社会，这一精神旨归也是它的现实目

标。党的十八大报告，高度强调对核心

价值观的倡导，十九大报告再次重申

“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发展

各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

习惯”，使弘扬核心价值观成为中国进

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效措施，

成为新时代凝聚民族精神、实现中国梦

的时代所举。从文艺角度领会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则它是对当下中国社会

主义建设实践与生活实践的本质概括

与真实性概括，这正是历史由来的现实主义精神

当下化的宗旨所在。

毋容置疑，核心价值观的再三倡导在于现实

的缺失，有缺失方需弘扬。而造成核心价值观在

现实中尚有缺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文艺创作

远离生活真实、远离生活发展真实的倾向，显然是

原因之一。文艺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应是真实

地反映生活并进而弘扬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

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

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

回答时代课题”。而能够承担时代重任的文艺不

可能是娱乐至上的消费文艺，当然也不可能是孤

芳自赏的小“我”文艺。这是因为获知真实与真理

虽然令人愉快，但愉悦亦即娱乐在真实与真理之

外还有非真实与非真理的东西；而个人的孤芳自

赏本身就是文艺的迷失，真正的文艺永远是非个

人的。而繁荣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西方现实

主义，以及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现实主义，则一直坚持真实

与真理的取向。在中国革命历史中，每到革命的

关键时刻都能见出现实主义文艺的作用，五四时

期，以现实主义为主体创作的文学革命的兴起；上

世纪30年代民族救亡关键时刻，中国左联对现实

主义艺术的大力推崇，都促使文艺与中国革命历

史现实、与民族国家命运同频共振，使之成为推进

中国革命进程的有生力量。现实主义之所以具有

这样的力量，在于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创作方法，

更是一种文艺精神，它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

与唯物主义认识论为理论基石，以直面现实生活、

认识与表现现实生活实质与规律为己任，具有作

用于生活、推动于历史的作用。正因如此，恩格斯

曾高度评价巴尔扎克的创作，说他一部《人间喜

剧》提供了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

的现实主义历史；列宁也曾高度赞赏托尔斯泰，称

他是“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是俄国革命的镜

子”。因而，面对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任务，文

艺重振被消费娱乐文化淡化的现实主义文艺精

神，正成为时代的呼唤。

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之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24字方针，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综合了各方面吁求利益与发展利益的

概括，据中国现实而确定，包含着国家层面的价值

目标、社会层面的价值取向与个人层面的价值准

则。就现实的可落实性与推进性而言，它具有现

实性、批判性、超越性的属性。现实性是指它是针

对中国历史文化精神与现实中精神文明与物质文

明状况的总结，不是凭空想象，而是根植于现实，

生发于现实；批判性是指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包含

着对违背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现象甚至

是社会乱象的批判，核心价值观为社

会认可、接受的过程即是批判与远离

社会不良倾向、不良风气的过程，是相

对批判对象有针对性的确立；超越性

是指核心价值观体现着社会理想，是

中国梦实现的目标，它超越于现实，又

指引着现实，承载着中国社会未来的

美好愿景。核心价值观所包含的关乎

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的扎实内容即是

新时代要张扬倡导的内容，是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切实有力的目

标定位。

与其他文学艺术创作相比，现实

主义创作是切合并能助力于新时代核

心价值观弘扬的文艺形式，这是因为

现实性、批判性与超越性亦是现实主

义创作的艺术特征。其一，作为一种

文学艺术创作的原则与方法，现实主

义扬弃个人化私语，摈弃低俗表现，拒

绝商业化运作，以浓厚的人文情怀去

表现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去探讨人的

内心世界，把脉时代的走向。现实主

义的现实性对于同样扎根于中国现实

而提炼的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具有得

之于历史的优势。其二，现实主义作

品在表现本质、规律、历史必然性的真

实性要求下，必然以此真实性为尺度

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生活现象进行冷静

的思考与判断，对非本质非规律非历

史必然的生活丑陋现象进行批判，同

时也对虚幻的各种生活表象进行批

判。批判性是现实主义文艺的重要属

性，是文学的价值体现，它依赖于作家

对历史与现实负责的精神与“铁肩担

道义”的道德勇气。当下对于核心价

值观的弘扬很重要的一个维度，即是

对违背核心价值观现象的批判。其

三，现实主义文艺是具有超越性的文

艺，它的超越性直指社会理想，因此这

种超越性与社会核心价值观蕴含的社

会理想愿景相契合。习近平总书记

说：“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

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

实现这个目标。而实现这个目标，必须高度重视

和充分发挥文艺和文艺工作者的重要作用”，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即是核心价值观所规划的目

标，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真实与

现实真实的基础上。在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

标迈进的时代，让扎根于中国现实又具有超越性

的现实主义文艺发挥其作用，应该说适逢其时。

展弘扬核心价值观的时代之风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

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

气”，文艺之所以有这样的作用，在于文艺能以感人

至深的人物形象，细致入微的叙事描写，“随风潜入

夜，润物细无声”般地浸染人的情志。凝聚中国精神

的核心价值观宣扬，需要“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

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讲话》）的文

艺，对此，现实主义文艺则首当其冲。

塑造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是经典现实主义

理论的重要内容。关于典型人物，一个核心性标

准便是普遍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在这个标准

中，个性的自然性及变化的延续性自不必说，个性

的社会性决定典型人物必须在作品的具体情境中

获得，这具体情境是个性人物形成并展示其中的

具体的生活情境，而这样的生活情境又必打着典

型人物所处历史的时代印记。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离不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发展的现实

生活的真实状况，而这种真实状况均由作为人民

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们承担，他们是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承担者与体现者，显然这些承担者与

体现者的文艺表现是现实主义的。在文艺中永存

的典型人物，也在现实中人们的精神中永存。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以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塑

造体现核心价值观的典型人物深入人心，核心价

值观也必深入人心。当然，现实主义典型形象的

塑造不仅仅指正面形象，但正是在不同人物的塑

造中，人们得以在栩栩如生的形象中明辨是非，知

晓曲直。

细节的真实描写也是经典现实主义的创作方

法。现实生活由一系列细节构成，细节，无论是人

的行为细节、穿着修饰细节、言谈细节、心理细节、

人际交往细节，还是各种环境细节，都属于可以不

断细化的具体生活形态。现实生活的种种细节，

总是不同生活系统的具体体现，受制于各自的系

统性，正因为生活细节总是系统性细节，生活才在

细节中井然有序地展开。文学归根结底是生活的

反映与表现，因此生活的细节构成也就规定着文

学的细节构成。文学细节同样具有系统性，这系

统性在现实主义写作中，体现为生活系统性的文

学遵循。尽管文学中的生活系统性是虚拟的，但

两者之间保持着相似关系，这也是现实主义真实

性的体现。真实的细节是文学打动人心的保

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不仅是理论上

的宣传，更在于细致入微的渗透。一个场景、一个

举动、一个眼神、一句话语都可能传达出或正或邪

的意味，而往往这样的细节更具有渗透力，更以其

具体性、形象性深入人心，令人难以忘怀。现实主

义文学能给人留下生活真实的深刻印象，是生活

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与其具体而形象地描绘

生活的真实性细节相关，用这样的方法展扬文学

创作中的核心价值观，利于人们在对以生活的真

实样式提炼的细节描绘的感同身受中接受核心价

值观的精髓，现实主义细节具有弘扬核心价值观

时代之风的效力。

（本文系辽宁省社科基金重点项目：重振现实

主义——文学艺术弘扬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命题阶

段性成果）

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

文化艺术界提出了“四个坚持”的要求——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坚持用明德引领风

尚”，应该说，这是在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基本原则的进一步阐明，对繁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文艺大有裨益。

“四个坚持”的内涵与逻辑关系

从文艺批评的角度说，“四个坚持”的要

求突出了新时代我们根据什么样的标准去衡

量文艺创作之优劣这样一个主题，进一步确

立了文艺批评标准的价值性要求，从而有助

于推进文艺批评的健康开展，并提高文艺批

评自身的水平。

按照“四个坚持”的要求开展文艺批评，

首先要理解并领会“四个坚持”本身的内涵：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是对文艺与时代同行的

要求，文艺要反映时代风貌，体现时代精神，

甚至挺立时代潮头，促进时代所提出的问题

之解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对文艺创作

宗旨的认定，这一宗旨就是满足人民的精神

需求，构建有益于人民的健康的精神世界；

“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针对的是文艺创作的

数量和质量之关系问题，克服对虚假繁荣的

迷恋或误导；“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则是对

文艺精品的价值界定，就是说新时代的文艺

精品应该以“明德”为先，重在文艺对社会成

员的道德修养功能，通过文艺来塑造新时代

所需要的新人。

据此可以理出“四个坚持”的内在逻辑关

系：文艺的发展必须引导而不是放任无

为——符合文艺规律的引导首先是精品的示

范作用——精品的第一要素由作品内含的、

人民所需要的高尚道德情操决定——精品的

外在特征则是与时代同步前行，做到“歌谣文

理，与世推移”。我们应该按照这样一个逻辑

关系来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

繁荣发展，让我们的文化艺术不仅满足时代

和人民的需要，还要在世界文艺的百花园中

绽放出中国新时代文艺所独有的中国色彩，

为中国方案增添人文精神内涵。

精品决定社会主义文艺
的实质性繁荣

“四个坚持”中，“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时代性而且迫切的问题，

那就是如何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繁

荣——实质性繁荣还是形式上繁荣的问题。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左倾路线的干扰，社

会主义事业受到损伤，文艺亦然。1975年，

晚年的毛泽东已经意识到左倾路线在文艺

领域的破坏性后果，他对当时文艺创作的状

态提出了尖锐批评：“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

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

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

有小说，没有诗歌。”“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

整”。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这些问题在当

时未能获得解决。一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开启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社会迎来全

新的大变革，而文艺领域即如习近平总书记

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

新的春天”。

我们必须充分肯定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

义文艺获得繁荣发展的历史事实，但同时也

要看到，一种倾向容易掩盖另一种倾向。在

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在呼吁思想解放，呼

吁落实“双百”方针，清算左倾路线对文艺创

作积极性的压抑时，那种摆脱社会责任，试图

完全脱离社会主义文化轨道的倾向也悄悄滋

长起来，无节制的、放任自流的文化欲望受到

刺激。再加上一些客观的社会因素，如对外

开放带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消极影响，

中国社会多样化形态所产生的离心力，商业

机制对文化领域的侵蚀等等，文艺创作中出

现了一些新的问题甚至弊端。习近平总书记

曾经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不能否认，

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

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

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

餐式消费的问题。”这一判断准确地揭示出

一种文化现象的存在，即以数量繁荣掩盖质

量贫乏的现象，看起来有点像百花齐放，但实

际上真正具有审美质量的作品非常有限。而

且，在文艺批评异化乃至于缺席的情况下，那

些外表华丽、无病呻吟，甚至一味媚俗、低级

趣味的东西，还能够获得追捧，造成良莠不分

的局面。

正因为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才提出“坚持

以精品奉献人民”，大力唤醒文艺界的精品意

识，要让文艺创作从形式上的繁荣回归实质

上的繁荣。有了精品，文艺的“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才是有实绩的，

而不是空洞的、形式的。这一拨乱反正，让人

回想起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幕：由于汉末以来

的天下大乱，经学的统治受到动摇，从而有了

六朝的文学自觉，获得解放的文学沿着审美

化的道路疾行。对“纯文学”的追求，很快就

演化为唯美至上的思潮，骈体文大肆泛滥，一

味追求形式上的整齐优美，文字上的华丽阴

柔，此风一直影响到初唐。因此，陈子昂慨叹

“汉魏风骨，晋宋莫传”，批评“齐梁间诗，采丽

竞繁，而兴寄都绝”，倡导一种“骨气端翔，音

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的风格。在某

种程度上，从陈子昂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

动，都是对“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

峰’的现象”之纠正。

不为表面热闹所遮蔽，以精品为最高追

求，体现出一种深层次的文化抱负，在此基础

上形成的文艺繁荣才足以影响文化史、乃至

文明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今

天，如果说我们也要以“骨气端翔”论精品，那

么，这种“骨气端翔”是远远超越古人的，因为

我们的事业是中华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是与社会主义时代同步的，是以社会主义时

代的人民大众之伟大抱负为中心的，不只针

对绮丽浮夸的文风而已。

“明德”为精品之第一要素

在呼唤精品的基础上，再提出“坚持用明

德引领风尚”，也就意味着“明德”为精品之第

一要素，当下文艺批评需要领会对这个第一

要素地位的确认。

从结构理论上说，文艺作品是一个复杂

而非单一的系统，非单一要素可以说明之。

因此，不可以把文艺作品简单地看成是一套

道德规范——它们之间有联系，但不是一回

事。对文艺作品系统要素的分析，最基本的

方法论还是哲学所言之内容与形式。具体到

文艺作品来说，内容要素即人性的自我认识、

自我构建、自我提升，也就是由人性的完善诉

求所投射出来的东西——从自然物到社会生

活以及人的命运。在其本质上，所谓人性的

自我完善也即“明德”的要求——人性的完善

程度与这种要求的逐渐实现程度是成正比

的；而形式即审美形式，也就是能够将内容嵌

入的一种特定的形式，如引人入胜的叙述、色

彩、节奏、线条等等，构建出有别于现实生活

的“陌生化”对象形式，从而使人获得特殊的

精神快感，终将与人性提升的内容融为一体，

使审美接受者的灵魂得以净化。

问题是，从发生过程上说，人性内容与审

美形式是不可分的，也就是说，人们不可能在

审美形式阙如时去孤立获得人性的提升，反

过来说也是一样，这就涉及艺术的特性问题

了。黑格尔在说到希尔特使用艺术“特性”一

词时就说，“如果我们追问这种特性究竟是什

么，我们就会看到它首先包含一种内容，例如

某种情感，境界，事件，行动，个别人物；其次

它包含表现内容的那种方式。‘特性’这个艺

术原则所涉及的正是这种表现的方式，因为

它要求表现方式中一切个别因素都要有助于

明确地显出内容，成为这表现中的一个组成

部分”。显然，黑格尔也是将艺术作品的要素

分为“内容”及“表现内容的那种方式”（即形

式），他一方面承认这二者是不可分的，但另

一方面还明确区分出层次关系——“表现方

式中一切个别因素都要有助于明确地显出内

容”，就是说，在艺术作品中，更重要的还是对

人性提升的功能，这一功能是依托于内容中

的“明德”要求的。

黑格尔的理论堪称古典美学理论的精

华，能够概括出文艺作品精品化、经典化的基

本规律，在这一点上，中华美学精神也是能够

予以印证的。孔子一方面主张内容与形式的

统一，即“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

彬，然后君子”。但另一方面又把作品的道义

性即“明德”要求提升到第一要素，即“诗三

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当然，中华美学精神对“明德”的重视还

有其独特的中国文化背景，这就是钱穆先生

在比较中西文化时所说，“西方人重权利，中

国人重道义。故西方为人，在向外争独立平

等与自由。中国人则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

钱穆先生列举诸葛亮、徐庶、岳飞三人之

“重在己之道义与责任”，说他们“事业皆无

成，而此三人之心，则长在后世人心中。人心

有清有和，如伯夷、柳下惠，岂必以伊尹之任

为心。中国文化传统之杰出于其他民族之上

者乃在此，五千年来之永为一民族国家之长

存而日大者亦在此。此之谓道义心，非功利

心。”钱穆先生不仅认为这是中国文化的特

征，而且是西方文化所不及的。

的确，自《诗经》以来，中国审美文化的

“明德”诉求是鲜明存在的，清人贺贻孙《诗

笺》云：“盛唐人者，有血痕无墨痕；今之学盛

唐者，有墨痕无血痕。”所谓“血痕”者，当然是

指诗之道义性存在，而且是刻骨铭心的，如杜

诗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

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此一境界，不

是靠“墨痕”的华丽可以达到的。

钱穆先生以诸葛亮为“重在己之道义与

责任”之楷模，文学亦助长之。小说《三国演

义》专章写诸葛亮赴东吴舌战群儒，取胜之道

亦在“明德”高地。诸葛亮以道义至上为刘备

的军事失利辩护，“当阳之败，豫州见有数十

万赴义之民，扶老携幼相随，不忍弃之，日行

十里，不思进取江陵，甘与同败，此亦大仁大

义也。”并以“儒有君子小人之别”表白心志，

“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

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

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

胸中实无一策。且如杨雄以文章名世，而屈

身事莽，不免投阁而死，此所谓小人之儒也；

虽曰赋万言，亦何取哉！”

可以说，中华审美文化中的精品，无一不

是体现“明德”要求的，相应地，那些在文化史

上被大浪淘沙的人和作品——如果艺术上有

可取之处而遭淘汰的命运，那一定是失之于

德的缺位。其实，当下中国的文艺创作中存

在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低俗泛

滥的现象，本身就反映出中国社会在富强崛

起的过程中，精神信仰失落已是一个大问题，

妨碍着中国进一步发展，这当然需要以多方

面的手段去解决。对文艺创作来说，唯有以

“明德”为支撑的精品，方可书写和记录人民

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

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在民族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过程中创造中国式

的文艺复兴。

“四个坚持”中，“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提出了一个非常

有时代性而且迫切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艺的繁荣——实质性繁荣还是形式上繁荣的问题。

在呼唤精品的基础上，再提出“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也

就意味着“明德”为精品之第一要素，当下文艺批评需要领会

对这个第一要素地位的确认。


